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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代“汗酒”看中国蒸馏酒起源
钱耀鹏  魏志哲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元代的蒸馏酒虽有“汗酒”“烧酒”“重酿酒”等汉语名称，但一度流行的“阿剌吉酒”

等音译名称，使得中国蒸馏酒起源成为颇具争议的国际性学术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史籍所载“汗酒”

及其制备用具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通过“汗酒”名称和蒸馏器具渊源的探析，认为“汗酒”

之名理应源自历史典故“汗出如浆”，而制备“汗酒”的酒铛实乃釜、甑等多件套甗式蒸馏器。尤其“酒

铛”与古代蒸馏器实物的相互对应，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蒸馏酒、蒸馏器的起源及演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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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distilled liquo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Chinese names such as "hanjiu (sweat 
liquor)”, "shaojiu (burnt liquor)”, and "zhongniujiu (heavy brewed liquor)”, the once popular transliterations 
such as "Alakhai wine" have made the origin of Chinese distilled liquor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examines systematicall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hanjiu (sweat 
liquor)" and its preparation utensils, and combines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o explore the etymology 
of the name "hanjiu (sweat liquor)" and the origin of distillation equipment. It argues that the name "hanjiu 
(sweat liquor)" should originate from the historical allusion "han chu ru jiang (sweat flowing like thick 
soup)", and the vessel used to prepare "hanjiu (sweat liquor)" is actually a set of yan-styled distillation 
equipment including fu cauldrons and zeng steaming baskets. In particular,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jiudang (liquor cauldron)” and ancient distillation apparatuses helps us to re-examin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hinese distilled liquor and distillation equipment.

Key words:  hanjiu (sweat liquor); distilled liquor; zen steaming basket; jiucheng (liquor cauldron); 
distillation apparatus

基于“阿剌吉”酒名在元代的突发式流行，兼

之李时珍《本草纲目》又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

时始创其法”[1]，以致蒸馏酒是元代从西域传入的观

点流行至今。虽然汉代甗式蒸馏器的相继发现也曾

引发了一些讨论，但元代传入说的主流地位并未发

生根本改变。究竟是事实如此还是另有隐情，笔者

在此前的讨论中倾向于后者 [2]。本文以元代“汗酒”

的蒸馏酒称谓及其制备用器为据，在探究其历史渊

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中国蒸馏酒的起源问题。

一、元代的“汗酒”与汗酒法

元代的“汗酒”主要见于诗词等古代文学作品。

不过，在为数不多的诗篇中，除了“汗酒”名称，

还难能可贵地涉及到“汗酒”的制备方法和器具名

称，故而汗酒被毫无争议地纳入蒸馏酒的范畴，亦

即“汗酒”如同烧酒（南番烧酒法）、重酿酒等，

都是与“阿剌吉酒”对应的汉语称谓。

有关“汗酒”的记载散见于元明清时期的诗词

作品中。如元卞思义《汗酒》：“水火谁传既济方，

满铛香汗滴琼浆。开尊错认蔷薇露，溜齿微沾菡萏

香。”[3] 元李昱《戏柬池莘仲》：“年深始作汗酒

法，以一当十味且浓。王君亲传坎离鼎，出瓮鹅黄

煮秋影。”[4] 明徐渭《九马圉人图二·圉醉濒堕》中

有“汗酒胡葱醉似泥”的描述 [5]。清陈恭尹《次和刘

沛然王础尘广州荔枝词十首·其六》中亦有“尝新

已办盐鱼饮，消热唯开汗酒缸。”[6]

这些诗文不仅呈现出“汗酒”浓烈的蒸馏酒特

性，也涉及蒸馏制备方法。但有关“汗酒法”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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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元代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如元张庸

在其《汗酒歌》中直言“汗酒之法出羌中，下离上坎

烧丹同。”[7] 其中“羌中”当指甘青及川西等羌人聚

居地。而许有壬认为：“世以水火鼎炼酒取露……

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译曰

‘阿尔奇’云。”[8] 其中水火鼎意同坎离，但“阿尔

奇”有别于“汗酒”，乃阿剌吉的音译名称之一，

且西域也很难等同于“羌中”。

清代学者普遍视“汗酒”为烧酒，并以此为

基础展开对其起源的追溯。如王士雄《随息居饮食

谱·水饮类》：“烧酒，一名汗酒。性烈火热，遇火

即燃。……汾州造者最胜。”[9] 翟灏 [10]、梁章钜 [11]

亦认为汗酒即烧酒，并将其与阿剌吉酒对应，只是二

人对唐代“烧春”或“烧酒”是否等同于清代的白

酒，尚有分歧。另张之洞与幕府陈衍就烧酒的起源展

开讨论，陈认为“今烧酒殆元人所谓汗酒”，张之洞

则以《陶渊明传》云“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稻，稻

以造黄酒，秫以造烧酒也”为依据，主张烧酒晋已

有之。讨论中二者共同将秫酒（高粱酒）理解为烧

酒，并最终以《礼记·月令》中“秫稻必齐”为依

据，将烧酒即汗酒的起源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 [12]。

无论如何，元代的蒸馏酒称谓不惟音译名称“阿

剌吉酒”等，还有“汗酒”“烧酒”“重酿酒”等

汉语名称。不无遗憾的是，当代学者有关蒸馏酒起源

的讨论，普遍是以“烧酒”为主要线索而展开的。

至于“汗酒”名称的缘起及其与中国古代蒸馏酒起

源的关系，却鲜少涉及，混沌依旧。

值得注意的是，梁章钜在解释“汗酒”的过程

中，还记录了清代烧酒、白酒、气酒等几种不同的蒸

馏酒称谓，其中“气酒”之名并未广泛流传。姑且不

论文字记载往往滞后于语言演化的事实，许多源于

生活的历史语言也会因时代、地域乃至社会阶层等

因素而失之于文字，史籍记载的局限性难以忽略。

二、“汗酒”制备用器的历史渊源

如前所述，翟灏认为唐代史籍中的“烧春”就是

烧酒，而梁章钜则认为白居易“烧酒初开琥珀光”，

其所云“烧酒”为红色，有别于清代的白酒。不过

白居易原诗为“烧酒初开琥珀香”[13]，梁氏称白居易

诗中的“烧酒”为红色，似乎有些不妥。至于唐代

的“烧春”或“烧酒”是否也具有蒸馏酒属性，或

可通过“汗酒”制备用器及其历史渊源给予工艺传

统方面的验证。

《汗酒》《戏柬池莘仲》诗中均涉及蒸馏方法

及其用器。结合元迺贤《新乡媪》：“银铛烧酒玉杯

饮，丝竹高堂夜歌舞”[14] 的诗句，可知“汗酒法”

理应等同于烧酒法。而诗作中的“既济”出自《周

易·小过》，所谓“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

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又《周易·说卦》

云：“坎为水……离为火”[15]，是知水火意同坎离，

用于制酒的既济方乃水上火下的蒸馏之法，蒸馏用

铛也可谓“坎离鼎”或“水火鼎”。

当然，即便确认了酒铛或坎离鼎的蒸馏器属性，

仍无法从两篇诗文中获知其具体结构。所幸元朱德

润《轧赖机酒赋》、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中

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蒸馏器及其使用特点。《轧赖机

酒赋》[16] 不仅直呼蒸馏器为“酿器”，还揭示其具

有“一器而两”的特征，由“圈铛”与“殊甑”椷

合而成。显然，铛应是酿器即蒸馏器的构件之一，

但时常也可指代蒸馏器。所谓“扃钥之机”“椷合

之无余”，是指两件套蒸馏器如同锁钥一般组合完

美。“圈铛外环而中洼，中实以酒”指蒸馏釜口部

具有外环而中洼的结构特征；“中涵既竭于连熝”

指釜内液体蒸发殆尽的状况；“顶溜咸濡于四旁”

说明“殊甑”实乃穹隆或攒尖底的冷却器，否则冷

凝液便无法环聚于四周；“乃泻之以金盘”指冷凝

液从“外环”于釜口、状似金盘的凹槽泄出，最终

再“盛之以瑶樽”。

许有壬“世以水火鼎炼取酒露”的诗序表明，

其诗文所描写的蒸馏器亦当为酒铛，诗中“一沟围绕

走银涛”实际就是凹槽状环形釜口，“璇穹不惜流真

液”则是冷却器穹隆底结构及使用特点的形象描述。

而元代诗赋中抽象描述的酒铛或水火鼎，其结构特征

已经通过考古发现转化为具象体现 [17]（图一）。如此一

来，朱、许二人的诗赋便可弥补卞、李诗文的欠缺，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汗酒”蒸馏用器的结构特征。

无论酒铛还是水火鼎、坎离鼎，皆非元代始见。

其中，水火鼎、坎离鼎之名源于炼丹术，唐末吕岩

在《吕祖指玄篇》中有“急捉虎龙场上战，忙将水

火鼎中煎”[18]、《失调名》“鼎里坎离，壶中天地，

满怀风月，一吸虚空”[19] 等诗句皆可佐证。酒铛之

名亦可追溯到唐代。李白《襄阳歌》中即有“舒州

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20]。

宋窦苹《酒谱·饮器》有云：“自晋以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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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又多云鎗。故《南史》有银酒鎗。鎗或作铛，陈暄

好饮，自云‘何水曹（何逊）眼不识杯鎗，吾口不离

瓢杓。’李白云‘舒洲杓，力士铛。’《北史》云

‘孟信与老人饮，以铁铛温酒。’然鎗者本温酒器

也，今遂通以为蒸饪之具云。”[21] 而涉及酒铛渊源

的史籍内容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南朝齐梁间的隐士

何点于永明元年（483）受召中书郎，因不愿接受征

召，避见豫章王萧嶷，竟陵王萧子良得知后便馈赠其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表达诚意 [22]。嵇叔

夜即嵇康、徐景山即徐邈，二人皆三国魏之名仕。

不过，窦苹把酒铛定性为温酒器，是否推翻了

蒸馏器属性的认知结果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曾

讨论过温酒器之“温”字的含义，并认为基于饮用的

热酒器具一般不需结构复杂的甗类器物，尤其是釜、

甑、盆等组成的多件套分体甗 [23]。在当代黄酒酿造

工艺中，偶尔也称加热灭菌为“温酒”（多称“煎

酒”），明显不是加热饮用之意 [24]。再者，酒液加

热饮用主要限于冬季，一般仅需消除冰凉之感即可，

温度不宜过高，加热方式不拘一格。特别是五代以来

流行配套使用的注碗 [25]，当代学者或称之为温碗、

温酒樽 [26]（图二），从注碗之间甚为有限的空间可

知，加入些许热水即可满足热饮之需，说明热饮对温

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史籍中还有“暖酒”“烫酒”

等诸多说辞，或可进一步说明“温酒”的实际意义

未必都是指加热饮用。逻辑上，如果酒铛是加热饮

酒用具，理应随着注碗的流行而渐趋衰亡，但窦苹

并未言及两者的替代关系，也没有关于酒铛功能发

生重大改变即蒸馏器是由温酒器衍化而来的任何文

字记载。由此可知，酒铛并非用于加热的温酒器。

唐宋诗词中也不乏酒铛用于蒸

馏的证据，如宋洪咨夔《食糟行》所

云“多从未破甑头馏，间入半折铛中

爊”[27]，甑头馏与铛中爊（熬）无疑

应是蒸馏特征的描写，并非单纯的加

热行为。而吟咏酒铛的唐代诗词当以

陆龟蒙和皮日休唱和“景山铛”的

诗篇最具代表性，也隐晦地揭示出酒

铛的蒸馏器属性。陆龟蒙《添酒中六

咏·酒鎗》中的“景山实名士……自

言中圣人”[28] 证实诗文所咏实乃景

山铛。而皮日休唱和的《奉和添酒中

六咏·酒鎗》则涉及景山铛的结构特

征与使用特点，诗云“象鼎格仍高，其中不烹饪。

唯将煮浊醪，用以资酣饮。偏宜旋樵火，稍近馀酲

枕。”[29] 首句是指三足釜似鼎而上有甑格，且非烹

饪用器。次句的“煮浊醪”若仅限于加热，则三足釜

足矣，无需“格仍高”相辅。显然，其实际意义理应

类似于白居易《府酒五绝·变法》中的“唯是改张

官酒法，渐从浊水作醍醐”[30]，亦即若将浊醪变成酒

中醍醐（本为酥油或黄油，隐含反复提炼之意），

更能达致“资酣饮”的意境。第三句的“偏宜”即

最宜，“旋”应为旋旋、缓缓之意，“馀酲”即宿

酒未消、醉意绵绵；整句的意思是酒鎗最宜柴薪缓

火，稍近则酒气扑鼻令人似馀酲一般。很明显，这些

特征均非加热饮酒所能呈现的景象。而对慢火烧酒

最为形象的描写当属白居易《病中数会张道士见讥

以此答之》，诗云“贤人易狎须勤饮，姹女难禁莫

慢烧。张道士输白道士，一杯沆瀣便逍遥。”[31] 意

即浊酒易致张道士轻浮而侍应美女屡禁不止，遂暗

嘱炉头临机改变常态的“慢烧”方式，很快奉上一

杯沆瀣般的烧酒，旋即令恼人的张道士醉梦逍遥。

元代的诗词作品进一步明确了酒铛的蒸馏器属

性，其历史传承脉络也非常明晰。铛，原本是指三足

釜，或因曹操禁酒而被借喻为酒器，因而酒铛之外还

有茶铛、药铛、饼铛、服散铛或炼丹铛之分。虽皆以

铛为名，但具体结构和使用特点未必完全一致。事实

上，铛并非仅指三足釜，还逐渐衍生出了无足铛、折

脚铛之名，使得釜、铛的界限更显模糊不清。无论三

足铛还是无足铛，作为蒸馏器的酒铛，一般都拥有

甗式蒸馏器的传统特征。元代“一器而两”的蒸馏

器，应是汉代分体甗即釜、甑（附带泄馏管）、盆三

图二		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注
碗

图一		金元时期青铜蒸馏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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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套甗式蒸馏器逐步优化的结果之一。而不具泄流

管的汉代“鏖甗”与汉晋俗语“鏖糟”当为共生语

言，应属内置接酒器的蒸馏器 [32]。这种把接酒器置

于甑或釜内的蒸馏方式，迄今依然存在于传统酿酒

蒸馏工艺之中，如云南红河一带的“焖锅酒”等。

无论如何，作为制备“汗酒”的蒸馏器具，酒

铛实乃釜、甑构成的甗式蒸馏器。及至明清之际，典

籍中仍偶将甗与酒联系在一起，如《明语林》“任

诞”故事中，记述了一段颜木“荷炙鸡甗酒”与故人

“共饮剧醉”，其后“委甗担去”的故事 [33]。其中

的颜木与黄冈王廷陈齐名，称“楚两杰”，故事本

身当非虚构。所谓“甗酒”应该是指蒸馏酒，“甗

担”就是挑着蒸馏器和其它饮酒用物的担子，是古

代流行的“现蒸现饮”方式的一种极端表现。

从鏖甗、鏖糟到甗酒，釜甑式“酒铛”即分体

甗的历史渊源也暗示出“汗酒”或蒸馏酒史源远流

长，极其耐人寻味。需要指出的是，史籍记载的酒

铛未必都是蒸馏器，可能也包含着一些专门为了加

热饮用的特殊器具，在此暂不展开讨论。

三、“汗酒”名称的历史渊源

“汗酒”之名始见于元代史籍，但源于生活的

语言及事例未必都能及时付诸文字。如前引《汗酒

歌》虽有“汗酒之法出羌中”之语，但其他史籍中

却不见羌中“汗酒法”的任何线索，文字记载的选

择性和滞后性略见一斑。

就“汗酒”名称而言，其中的“汗”应是形容

词，旨在区分不同于其它酒类的蒸馏酒。那么，元代

以前是否存在以“汗”形容蒸馏液的语言传统呢？依

《说文》所释：“汗，人液也。”[34] 即汗的本义是

指人体之液。再依中医理论，水谷之液在人体内的转

化起止于上、中、下“三焦”（六腑之一）。尤其

《黄帝内经·灵枢·营卫生会》更以“泌糟粕，蒸

津液，化其精微”[35] 等日常生活中的具象事物阐述

“中焦”的功能机理。后世医作也不乏以酿酒蒸馏

比喻汗液的产生机理，如明代虞抟《医学正传·汗

证》之“论”下：“盖心为君火主热，脾胃属土主

湿，湿热相搏为汗明矣。……又如甑中烧酒，若非

汤火蒸淘，则不能成汗液也。”[36] 由此来看，把相

关液体比喻为“汗”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宋代中医药剂中也比喻蒸馏水或蒸发

的水分为“汗”。如宋《圣济总录》有关“蘗（柏）

皮散”的用法即云“甑汗调，涂傅（敷）疮上。”[37]

又《太平圣惠方》“川椒散”“天雄酒”处方中均

注明川椒的炮制方法为：“微炒去汗。”[38] 杨士瀛

《仁斋直指方》中“川椒散”的川椒炮制方法也是

如此记载。其中“去汗”明显无关蒸馏，仅仅是指

蒸发其中的水分。“汗青”的本义亦当如此。据此

分析，“甑汗”当指蒸馏水，唐代陈藏器《本草拾

遗》中则称之为“甑气水”[39]，南朝梁姚僧垣《集验

方》中称之为“甑下汤”[40]。

这种称谓方式也被明清以来的一些中医著作沿

袭。如明王肯堂《证治准绳·疡医》即有：“唇疮，

以甑上滴下汗傅（敷）之，累效如神。”[41] 清《洞

天奥旨》中则将这一方剂直接称为“甑汗方”，释文

与《证治准绳》完全一致 [42]。清《王氏医案三编》

也有“甑汗水”之名，所谓“水露以甜水贮甑，蒸

取其露，宜临时蒸用，取其有升降之机，而养津液

也，一名甑汗水，停久则失性矣。”[43]

不仅如此，以“汗”借喻蒸馏液的现象也见于

花露蒸馏。如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所载：“锡为

小甑……窍甑之旁，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毕，则

彻甑去花，以液渍香，明日再蒸。”[44] 又南宋陈敬

《陈氏香谱·李王花浸沉》：“沉香不拘多少，……

入甑蒸食顷，取出，去花留汗，汁浸沉香，日中暴

干。”[45] 两则记载都是以花露浸制固态香料，但均

将蒸馏的花露比喻为汗液。不仅如此，前者所谓“窍

甑”即甑侧留孔，当为泄流管，抑或也类似于《轧赖

机酒赋》所谓“殊甑”。当然，无论是“窍甑”还是

“殊甑”，一般都需要与釜（铛）配合使用。一则

分体甑不便单独使用，二则《说文》所谓“甑，甗

也”“甗，甑也”[46] 的解释，也表明甑和甗可以互

训互证。如此一来，两者相互指代也应顺理成章，

即甑的使用理应隐含着配套使用的釜。

中国古代的花露蒸馏可能源于西南亚的影响 [47]，

但究竟是全方位借鉴（包括工艺技术及其器具）还是

仅限于信息借鉴，似乎不宜一概而论。客观而言，中

国古代长期使用固体香料，所以流行博山炉等各式

各样的熏炉。直至唐末五代，花露即蔷薇水才从西域

传入中国，但并未彻底取代固态香料，所以宋代不

乏以浸香为目的的花露蒸馏现象。而且，花露蒸馏

很可能仅限于信息的传入和借鉴，蒸馏技术则主要

借鉴了中国传统的酿酒蒸馏工艺。如元明文献《墨

娥小录》中的“取百花香水法”[48]、《物理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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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蒸露法”[49] 所载花露蒸馏用具，均拥有传统的

甗式蒸馏器特征，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壶式”蒸馏

器 [50]。尤其清曹廷栋在《老老恒言》中直言：“蒸

露法同烧酒”[51]；顾仲《养小录》亦云：“仿烧酒锡

甑、木桶减小样，制一具，蒸诸香露。”[52] 这些记

载说明古代酿酒蒸馏较之花露蒸馏更为普遍，或者

说酿酒蒸馏器具更为世人所熟悉。显然，从蒸馏器具

到借喻花露为汗，皆与花露蒸馏信息的传入无关。

更具说服力的是，宋元乃至唐代诗词中还常以

“汗甑”等比喻暑天湿热难耐的生活景象。如元周权

《次韵褚仲明苦热行》诗云：“人间何处逃隆暑，

细葛如裘汗如雨。苍生堕此深甑中，救暍何时命如

缕。”[53] 其中“暍”即中暑之意。类似的比喻在宋

诗中似乎更为常见。如宋陆游《苦热》诗云：“万瓦

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

觉蒸炊釜甑中”[54]；李之仪《久旱湫舍殆不可遣免一

夕雷雨忽作》诗云：“半夜一濯雨，断梦失炎蒸。汗

甑不复鼓，蚊雷为之停”[55]；郭祥正《送孙公素朝奉

还台》诗云：“暑雨正郁陶，流汗坐深甑”[56]。唐韩

愈《郑群赠簟》诗云：“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

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语口，慢肤多汗真相宜”[57]。

由于“汗”很难等同于蒸汽，所以汗与甑联系在一

起，似乎不是一般的炊事活动，而包括蒸发和冷却

两个环节的蒸馏似乎更符合“甑汗”之说。因而，

将花露称为“汗”或“汗液”，如同酒铛之于釜甑

式蒸馏器，理应源自既有的语言传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还将“汗”比喻为

“浆”或“露”。如金蔡圭《燕山道中》诗云：“独

轮车重汗如浆”[58]。又宋陆游《夏日杂咏四首·其

二》诗云：“但苦汗如浆”[59]；杨万里《初二日苦

热》诗云：“挥扇只有汗如浆”[60]；梅尧臣《次韵和

永叔夜闻风声有感》诗云“汗体如露漙”[61]。唐白居

易《旱热二首·其二》亦云：“喘急汗如浆”[62]。而

“汗如浆”的历史典故源于《世说新语·言语》，魏

文帝召见少有美誉的钟毓、钟会二人，见毓面有汗，

遂问之，毓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63]。思及当时

的禁酒令，钟毓“汗出如浆”与名仕徐邈的“景山

铛”，不免有些耐人寻味。问题的关键在于何“浆”

类似于汗出。

浆，《周礼》中将其列为四饮（酒正）或六饮

（浆人）之一。《说文》释曰：“浆，酢浆也。”[64]

古文“酢”既可通“醋”，也可表示酒礼之“酬酢”。

前文所举甑汗水、汗青、花露等业已说明，此类比

喻理应源于无色透明这一外在表征的相似性，因为

汗水中含有氯化钠等微量盐分，致使味道各异而不

具可比性。据此分析，如果“浆”皆如后世的浆水

而稍显浑浊，则很难用以比喻“汗”或“汗出”情

形。事实上，“浆”字的含义也较为复杂。根据史籍

记载尤其诗酒作品来看，浆与酒、糟等难以完全割

裂。姑且不论元代诗人黄玠曾在《阿剌吉》以“寒

露浆”衬托阿剌吉酒之白——所谓“阿剌吉，酒之

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65]，金刘处玄《踏云

行》词直言：“乱性糟浆，颐神玉液。”[66]“酒流生

祸”自古有之，但醋可乱性亘古未闻，故刘氏词中

的“糟浆”实应为酒。唐陆龟蒙《奉和袭美酒中十

咏·酒城》诗云：“殊无甲兵守，但有糟浆气”[67]，

“酒城”中的“糟浆气”明显也不可能另有所指。

尤其重要的是，言酒为浆的现象并非始见于唐宋时

期的诗词歌赋，糟浆早在先秦时期就与酒、曲等直

接联系在一起。《列子·杨朱》有载，春秋时期郑

国良相子产即公孙侨的兄长公孙朝好酒，“朝之室

也，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

于人鼻。”[68]

退而言之，即便“浆”仅指酸味饮料，“汗出

如浆”的形容也很难成立。一般来说，饮料中的酸

味不外乎果酸（葡萄酸、苹果酸、柑橘酸、甘醇酸

等）、乳酸和乙酸等有机酸。自然生成的果酸勿需赘

言，发酵产生的浑浊型浆水和乳酸亦然，即便是发酵

产生的醋液（含果醋），通常也是有色液体，且因乙

酸浓度高于食用醋（约 3 ～ 5%）而需要加以稀释。

至于较少使用的调味“白醋”，可以在醋酸发酵液中

加入澄清剂或吸附剂，通过澄清脱色而产生；或者以

蒸馏酒为酿造原料，加入醋酸菌后发酵而成；抑或

通过无水乙酸（冰醋酸）凝固后的无色晶体稀释而

成，但利用乙酸沸点（117.9℃）蒸发水分只能获取

有色的无水乙酸，尚需辅之以脱色工艺。由此来看，

食用类“浆水”以及各类调味食用醋的制作流程及

其伴生现象，明显都不具备类似“汗出”的表征。

显而易见，基于酒与浆的关联性，即便“汗酒”

与“汗出如浆”的比喻对象发生了置换，也难以否

认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换言之，无论是“汗出如浆”

还是“浆出如汗”，两种比喻方式皆应基于“汗”与

“浆”在生成特点上所存在的可比性。再说，就两种

现象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来看，即便西汉中晚期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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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馏管的蒸馏器可以凸显“浆出”的外在表征 [69]，

但“汗出”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理应长期伴随着人类

的日常活动，远非酒浆尤其蒸馏酒所能企及。较之

“汗出如浆”，“浆出如汗”似乎更加符合社会生活

和语言演化的逻辑过程，后者也许只是特殊情况下

的变通说法而已。进而，再结合“甑汗（水）”“甑

气水”“甑下汤”以及花露之“汗液”和“气酒”

等组词特征，将蒸馏而成的“汗酒”理解为“汗出

如浆”的衍生语（浆出如汗）和“甑汗酒”的缩略

语，当无不可。

综上所述，“汗酒”之名始见于元代史籍，与

“烧酒”“阿剌吉酒”一样，都是蒸馏酒的历史称

谓。但制备“汗酒”的酒铛或水火鼎、坎离鼎等蒸馏

器具及其名称历史渊源清晰，明显沿袭了以釜甑为

核心的分体甗式蒸馏器传统。宋代史籍未见“汗酒”

之名，却普遍以“汗”借喻蒸馏液乃至蒸发的水分。

唐宋诗词中以甑和汗来形容湿热体感状态的语言表

现，不大可能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炊事活动，而应源

于炼丹以外的蒸馏实践（制备水银、砒霜、硫酸酐

等），原因就在于“汗”明显不是蒸汽及炼丹蒸馏的

产物。宋代的“甑汗”等称谓与“汗酒”名称非常相

近，再依曹魏名仕徐邈的“景山铛”“中圣人”和钟

毓的“汗出如浆”等历史典故，其历史渊源甚至可

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也就是说，元代“汗酒”之名

及其制备方法和用具，皆可揭示出中国古代蒸馏酒

源远流长的历史事实，非如李时珍所谓“烧酒非古

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更非元代从西域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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